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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后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周　 明

摘　 　 要：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形成和

发展方面，美国发挥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在小布什时期，伊拉克战争的爆

发为伊朗提升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该时期，沙伊关系总体维持良

好状态，但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消极影响在其任内中后期

日渐显现，激化了沙伊之间的矛盾，导致两国关系逐渐疏远。 在奥巴马时

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以及缓和美伊关系的政策措施，再次为

伊朗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由此成为沙美关系恶化的

重要外部因素。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将修复与盟友关系、加大军售以及遏

制伊朗作为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刻意利用和挑拨沙伊矛盾，进而导致

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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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逊尼派主政的萨达姆政权。 萨达姆

政权倒台后，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逐渐崛起，这为伊朗扩大自身的地区影响力提

供了重要契机，扶植一个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政权遂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重要的

战略目标。 ２００４ 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什叶派新月带”正在海湾地区兴

起。①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伊拉克什叶派势力通过选举上台后，不断改善与伊朗的关系。

伊朗在伊拉克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引发了沙特强烈的担忧。 因此，伊拉克战争导致的

什叶派力量上升，为此后沙特和伊朗关系（以下简称“沙伊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重大

隐患，随着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政权的崛起，海湾地区原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曾是伊朗和沙特间的“缓冲地带”。 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不仅加

剧了沙特和伊朗在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政治角逐，也导致伊拉克国内局势陷入了长

期动荡，并成为 ２０１４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的重要催化因素。 可以说，美国发

动的伊拉克战争在改变伊拉克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同时，也改变了海湾地区原有的

地缘政治格局。

在海湾地区，沙伊关系一直深受地区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域外政治

力量的影响。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无疑是影响沙伊关系最重要的

外部力量。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曾把能对美国地缘战略产

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分为“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两类国家。 “活跃的地缘

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

状况以及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

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

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②布热津斯基指出，伊朗在地缘战略方面表现活跃，扮演着

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③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盟友，美国为巩固其对中东事务的领导权和保障中东

能源持续稳定的供应，积极迎合沙特王室的安全需求，并以此换取沙特在政治上的

追随。 “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

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④由此可见，沙特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关键的“地缘

政治支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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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４—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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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沙特与伊朗的对峙构成了中东地区格局的典型特征，

其中既有双边关系及地区层面的内部因素，也与美国中东战略的不断调整有密切关

系。 因此，本文拟对伊拉克战争后沙伊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小布什时期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一） 小布什时期沙特和伊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角色定位

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执政理念体现出浓厚的“新保守主义”色彩，主张在政治上实

行民主政体，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制度，文化上推行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军事

上以单边主义的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安全。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维护本

国安全和中东战略的首要任务，认为中东地区的民主缺失是导致恐怖主义滋生的重

要原因，因此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才能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新保守

主义把反恐和防核扩散同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结合起来，作为美国安全战略的

当务之急。”①

二战后，美国与沙特建立了同盟关系。 美沙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与生活

习俗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两国结成盟友完全是出于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考量。 沙

特家族需要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来维持统治，美国在全球推行霸权则需要倚重沙特

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和世界能源体系中的作用。 “９·１１” 事件的发生使得美沙战略

同盟关系出现了不和谐因素。 美国指责沙特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策源地和恐怖分

子活动资金的主要来源国；沙特则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偏袒以色列和

亵渎伊斯兰教等做法心存芥蒂，沙特国内宗教保守势力和反美势力的压力也使得沙

特与美国保持着一定距离。 尽管美沙之间的同盟关系在小布什时期面临诸多挑战，

意识形态分歧也难以弥合，但两国在地缘政治层面的相互需求仍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也曾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

兰革命后，美伊关系开始交恶。 伊朗总统哈塔米在任期间，美伊关系曾一度缓和，但

程度有限。 在内贾德时期，美伊之间的对抗再度升级。 小布什政府将伊朗作为美国

中东战略的主要障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布什政府将伊朗列入“邪

恶轴心国”名单，指控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第二，伊朗坚持发展核计划，谋求在中

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扩大政治影响力，对美国的地区主导权构成挑战；第三，伊朗政教

合一的政治制度不符合美国所谓的“民主价值观”；第四，美国试图把伊拉克打造成

·７４·

① 刘云等：《美国与西亚北非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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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中东民主改造的样板，伊朗却是伊拉克政治重建的重要干扰因素；第五，伊朗不

承认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境内伊斯兰激进组织，阻碍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实施。

为推行“反恐＋防核扩散＋民主改造”的中东地缘战略，小布什政府对作为潜在“地缘

战略棋手”的伊朗实行遏制、孤立与军事恫吓的政策，致力于推动伊朗政权的更迭。

可以说，紧张与对抗是小布什时期美伊关系的主旋律。

（二） 小布什时期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影响

第一，沙特成为美伊竞相拉拢的对象，地区地位显著上升。

“沙特一度被美国视为封锁伊朗最强劲的盟友。”①小布什时期，美国处理沙伊关

系的策略是利用沙特的“地缘政治支轴”作用来遏制伊朗这个潜在的“地缘战略棋

手”。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由伊朗保守派势力操控的议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改善与沙

特的关系可以增加伊朗外交对抗西方的议价能力。② 为应对美国的遏制，伊朗遂选

择同沙特改善关系以进行突围，积极谋求同沙特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进

行合作。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时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对美国夸大伊朗核活动和海上军事

演习造成地区性威胁的言论予以驳斥，强调伊朗的军事演习不会对海湾邻国构成威

胁，并表示沙特坚信伊朗和平利用核能、不发展核武器的说法，体现出当时沙伊两国

间确实存在一定的互信基础。 针对美国渲染的“伊朗威胁论”，费萨尔还指出，“沙特

如果感受到来自伊朗的威胁，会同伊朗进行外交谈判……沙特欢迎小布什总统提出

问题，但沙特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③。 沙特在伊朗问题上作如此表态在

沙美关系史上极为罕见，这表明“美国与沙特的利益在许多方面是针对伊朗的，但利

雅得未必会与华盛顿的政策保持一致步伐”④。

２００７ 年，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先后进行了三次友好会

晤。 在沙特与伊朗不断走近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小布什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出访沙特等

中东七国。 美国在与沙特签订一系列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合作协议的同时，仍强

调伊朗是海湾地区的主要威胁，沙特由此成为当时伊朗和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

这无形中提高了沙特的地位。 沙特从国家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美

伊之间谨慎地寻求战略平衡。 沙特意识到，伊朗是沙特邻国和海湾地区大国，地

·８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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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约旦］麦赫里德·麦卜多：《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６ 年海湾与伊朗的关系》 （阿拉伯文），载《灯塔》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第 ３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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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ｐ． １０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ｒａｎｄ ／ ｐｕｂｓ ／ ｍｏｎｏ⁃
ｇｒａｐｈｓ ／ ２００９ ／ ＲＡＮＤ＿ＭＧ８４０．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７ 日。

余国庆：《核阴影下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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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伊朗的参与，因此沙特对于小布什政府对伊朗实施的孤立政

策持保留态度。 与此同时，沙特与伊朗仍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换取美国在政治、经

济和安全领域对沙特的支持，尤其注重借助沙美同盟关系平衡来自伊朗方面的地

缘战略压力。 伊朗方面虽多次向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示好，但并未得到这

些国家的积极响应。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伊朗总统内贾德在海合会首脑峰会召开期间

提出边界开放、联合开发油气资源等合作建议，表示愿与海合会国家分享伊朗的

技术，建议海合会国家同伊朗签署“不受外国势力（美国）影响”的安全与经济协

定。 尽管在峰会开幕式上内贾德与阿卜杜拉手牵着手走入会场，但内贾德提出的

十余项建议和主张并没有得到海合会国家的回应，这表明海合会国家仍未消除对

伊朗地区称霸的疑虑和担忧。

第二，伊拉克战争打破了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导致沙

伊博弈加剧，美国的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美国小布什政府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由，于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３

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这两场战争在客观上帮助伊朗推翻了该

国东西两侧两大长期存在的潜在威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

改善了伊朗的地缘环境，使得地区力量实现重组。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

东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令以沙特为首的许多阿拉伯国家深感不安。① ２００６ 年，沙特指

责伊朗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势力对伊拉克境内的逊尼派实施屠杀，并极力反对美国从

伊拉克撤军。 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警告称，美国一旦从伊拉克撤军，沙特将向伊

拉克逊尼派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②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复兴党势力遭到清除，

部分人员加入了伊拉克当地的反叛组织，并联合“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反抗逐渐兴

起的什叶派力量。 为遏制伊朗在伊拉克势力的进一步坐大，沙特置沙美同盟关系于

不顾，开始资助复兴党的政治反叛力量。 同年，沙特驻美大使馆顾问纳瓦夫·奥贝

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美军撤出伊拉克后的第一个后果将是沙特大规模介

入伊拉克，以阻止伊朗支持的阿拉伯什叶派武装组织杀戮阿拉伯逊尼派。 尽管事后

奥贝德遭到沙特驻美大使的解雇，但一些阿拉伯国家外交官认为奥贝德的言论真实

反映了沙特政府的立场。③ 沙特坚决反对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主要是担心美国撤军

·９４·

①

②

③

［伊拉克］萨巴赫·扎西姆：《沙特伊朗冲突：长期的联合与敌意》（阿拉伯文），信息网，ｈｔｔｐ： ／ ／ ａｎｎａｂａａ．
ｏｒｇ ／ ｎｂａｎｅｗｓ ／ ７１ ／ ７３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４ 日。

［伊拉克］海德：《美国撤军伊拉克后伊朗与沙特的抗衡》，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７—１８ 页。

黄恒：《沙特：美若从伊撤军 将武器援助伊逊尼派》，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０６⁃１２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８３４５６．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伊朗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后伊朗将填补美国在伊拉克留下的权力真空。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伊拉克邻国会议”在科

威特召开期间，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长穆塔基互相指责对方国家干涉伊拉

克内政。 沙特甚至宣称，德黑兰支持下的什叶派武装一旦使伊拉克逊尼派陷入危险

境地，沙特将通过军事介入来保护伊拉克的逊尼派组织，对抗伊朗日益上升的影响

力。① 由此可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打破了地区政治力量间的平衡，加速了沙伊

两国在伊拉克及地区的地缘政治角逐，为日后沙伊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地区冲突埋

下了隐患。

小布什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为沙伊关系的恶化增添了更多不稳定因素，产生了

直接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小布什政府偏袒以色列、因反恐问题在伊斯兰世界到处树敌的做法，间

接有助于沙伊两国的走近。 在“９·１１”事件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小布什将

反恐战争比作“十字军东征”。 受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小布什将反恐战争看

作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战争以及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划等号的做法遭到了

伊斯兰国家的极力反对。 美国的反恐战争使得沙美关系、伊美关系陷入了不稳定状

态，推动了海湾地区两个最大国家（沙特和伊朗）的走近。②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随着以色

列与真主党之间军事冲突的日益白热化，沙特与伊朗共同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

径，敦促以色列停止进攻黎巴嫩。 沙特甚至警告美国：“如果和平努力由于以色列的

举动遭到失败，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战争。”③在中东核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和

伊朗持双重立场，沙特也曾对此表达过不满。 因此，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得沙伊两国

基于捍卫伊斯兰教形象和对抗以色列的共同战略利益而走进，但沙伊趋近并不符合

美国中东政策原有的设计，而是这一政策的次生结果。

另一方面，美国成为阻碍沙伊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通过在沙特等海湾阿

拉伯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方式遏制伊朗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避免因“距离磨损效

应”④削弱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以此保证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尽管“９·１１”事

件后美国加快了从沙特撤离和分散军事部署的步伐，但小布什时期沙特在美国海湾

·０５·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 ３６－３８．

［约旦］麦赫里德·麦卜多：《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海湾与伊朗的关系》（阿拉伯文），第 ３５１ 页。
刘路：《沙特伊朗警告：再不停火将选择战争》，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 ／ ａ ／ ２００６０７２７ ／ ００１６３１．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在地缘政治学中，“距离磨损效应”是指每一个有实力的国家都想对它边界之外的地区施加影响，但

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力都会随着距离的拉长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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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体系中仍扮演着“合作安全基地”①的灵活角色。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小布什与到访的

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就恢复双边军事关系和拓展战略合作交换了意见。 ２００８ 年初，小

布什访问沙特期间，美国与沙特签订了一系列关于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的合作协

议。 在美国看来，美国对海湾事务的介入“对减轻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伊朗地区主导

权的关切将是决定性的。”②在伊朗看来，利雅得与华盛顿结盟是针对伊朗，③而沙特

作为美国的盟友，是美国能够在海湾地区存在的重要原因，④因此，伊朗将美国构建

的海湾安全体系视作“美国日益增长的霸权主义”⑤的体现。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伊朗议长

哈达德·阿德勒在访问科威特期间警告称，如果海湾阿拉伯国家允许美国利用自己

的军事基地向伊朗发动军事进攻，伊朗将对这些国家实施报复。⑥ 美国在海湾阿拉

伯国家的军事部署被伊朗视作对本国的巨大威胁，这加深了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嫌隙

与隔阂，对沙伊关系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面对沙伊关系改善的局面，小布什政府大肆渲染“伊朗威胁论”。 ２００８ 年初，

小布什中东之行期间向出访的沙特等国多次表示，伊朗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

胁，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在一切“太迟”之前尽早共同对抗伊朗。⑦ 同

年 ４ 月，伊朗国防部长纳贾尔表示，美国企图阻止伊朗同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发展

关系，在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制造对抗局面，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和美国在地区

的霸权，美国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⑧ 通过拉拢作为“地缘政治支

轴”的沙特，来遏制作为潜在“地缘战略棋手”的伊朗，是小布什时期美国处理海湾

事务的重要外交手段。 美国在沙伊关系中制造事端的策略延续到了奥巴马的第一

任期，譬如，美国宣称的“伊朗企图暗杀沙特驻美大使”事件使沙伊关系降至新的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合作安全基地”拥有很少或没有永久性军事存在，平时基地为东道国所有，但在危机爆发后基地使

用国“激活”基地的合作安全功能，临时使用或租用该基地，东道国为使用国提供周期性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承包

服务，为使用国未来军事介入提供安全保障。 参见孙德刚﹑邓海鹏：《美国在沙特军事基地的战略演变》，载《阿
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５４ 页。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 １０４．

［约旦］麦哈朱本·宰维雷：《地区热点问题下伊朗与沙特的关系》 （阿拉伯文），卡塔尔：海湾研究中

心，２０１２ 年，第 ４ 页。
聂舒翼：《沙特伊朗互递善意 两国关系有望解冻》，国际在线，ｈｔｔｐ： ／ ／ ｇｂ． ｃｒｉ． ｃｎ ／ ４２０７１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６ ／

６０７１ｓ４５４３１８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ｅｈｒｅｙ ｅｔ ａｌ． Ｓａｕｄｉ⁃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 １０４．
王波：《伊朗要求海湾国家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发动进攻》，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０７⁃０６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２２４４４７．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钟岩：《布什中东之行舍本逐末 吁及早对抗伊朗否则晚矣》，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ｂ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８ ／ ０１－１４ ／ １１３３００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余国庆：《核阴影下的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 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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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在小布什时期，尽管沙伊关系总体维持良好状态，但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

的消极影响在其任内的中后期日渐显现，这一政策激化了沙伊之间的矛盾，导致两

国关系逐渐疏远。

二、 奥巴马时期沙特和伊朗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一） 奥巴马时期沙特和伊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角色定位

自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整体实力受到削弱，维护其全球霸权较

以往更加困难。 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 ２０１２ 年，奥巴马政

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前将 ６０％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海域。 奥

巴马政府注重军事硬实力与外交软实力相结合，摒弃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

在中东推行“巧实力”外交，欲使美国退居幕后，要求欧盟与中东盟友分担更多的责

任，使美国避免在中东地区再次陷入战争泥淖。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导致沙特在美国全球战略“大棋局”

中的“地缘政治支轴”作用逐渐减弱。 自“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沙美关系龃龉不

断。 美国在关键时刻抛弃盟友，是导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加速倒台的重要外部因素

之一，这加深了沙特对美国保护盟友关系的疑虑。 美国在叙利亚“化武危机”问题上

的让步，令沙特极为恼火，沙特甚至不惜放弃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表

达对美国的不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沙特新任国王萨勒曼爽约美国与海合会国家间的戴

维营峰会。 同年 ７ 月，伊核全面协议的签订更是使沙特怒不可遏，９ 月，萨勒曼国王

访问美国，在美国作出百般承诺和保证后，沙特的满腔怒火才得以平息。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奥巴马在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沙特，当他抵达利雅得时，萨勒曼国王并未亲自接

机且沙特没有进行电视直播。 美国观察家认为，尽管奥巴马此次访问被视为强化美

沙联盟的好机会，但事实上更加凸显出利雅得与华盛顿在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是如

何日复一日愈离愈远的。”①同年 ９ 月，美国国会强行通过针对沙特的《制造恐怖主义

支持者》法案，沙特对此极为不满，甚至以抛售美国国债及其他资产相威胁。 但是，

沙特在安全方面仍需要美国提供支持和保护；美国在能源政策、反恐等国际与地区

事务中仍需要同沙特开展合作，确保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领导权更需要沙特继续发挥

“地缘政治支轴”的作用。 美沙之间存在战略互需，决定了两国间同盟关系仍将长期

·２５·

① 老任：《奥巴马访沙特遭遇尴尬 国王未接机电视无直播》，人民网，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４２１ ／ ｃ１００２⁃２８２９３１１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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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与小布什时期不同，奥巴马政府遏制伊朗的意愿和能力都较以往有所减弱。 奥

巴马执政初期，重振经济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同时，美国不断释放缓和美伊

关系的信号。 奥巴马在入主白宫的就职演说中曾表示，如果伊朗等敌对政权松开拳

头，美国就会伸出援手①，但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在内贾德时期收效甚微。 在此背景

下，美国仍视伊朗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并不断强调必须防止伊朗拥有核武

器。 ２０１３ 年，伊朗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上台，美伊关系出现“破冰”迹象，但“融冰”过

程十分艰难。 ２０１５ 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伊朗

核协议的达成，并不代表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或伊朗对中东的政策会有重大改变……

我们对傲慢的美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②与此同时，美国仍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的

不稳定因素。 因此，美伊关系缓和并不顺利，两国舰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近

距离的对抗事件仍时有发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初，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即将到期的

《对伊朗制裁法案》有效期延长 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６ 年底。 对此，伊朗总统鲁哈尼要求奥

巴马否决国会这一决议，称如果奥巴马签署这项法案，伊朗将予以坚决回应，哈梅内

伊也表示美国的制裁法案将引发伊朗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二） 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影响

第一，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不断提升，激化沙伊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以及缓和美伊关系的举措，再次

为伊朗在地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伊朗在海湾地区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以及美伊关

系的改善，引发了沙特的强烈担忧与不满。 为应对伊朗的崛起，沙特试图按照自己

意愿构建地区秩序，其结果是沙伊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不断加剧。

在地区层面，２０１１ 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兵力，为伊朗提升在伊拉克的影

响力提供了契机。 美国从伊拉克撤军造成的消极影响在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更加突出，尤其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乘势坐大提供了空间。 在叙利亚危机问题

上，奥巴马政府坚持不派地面部队进驻叙利亚战场的做法，为伊朗向阿萨德政权长

期提供军事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导致沙特对叙利亚政策日趋激进。 沙特观察人士

贾迈勒·卡舒吉将沙特的叙利亚政策视作对伊朗战争的一部分。③ 沙伊两国围绕叙

·３５·

②

③

① 谭中：《美国重恋伊朗露寒人远》，联合早报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 ｆｏｒｕｍ ／ ｅｘｐｅｒｔ ／ ｔａｎ⁃ｚｈｏｎｇ ／ ｓｔｏ⁃        
ｒｙ２００９０７１１⁃５５７２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

《外媒：哈梅内伊表示伊核协议虽达成 伊美关系不会有重大改变》，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７ ／ ２０ ／ ｃ＿１２８０３７４４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周烈：《中东剧变中的沙特》，载周烈主编：《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研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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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问题的争夺表现为沙特持续坚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伊朗则不遗余力地维

护阿萨德政权。 在伊拉克，尽管沙特支持的伊拉克逊尼派武装运动难成气候，但沙

特仍不放弃与伊朗在伊拉克的角逐。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在摩苏尔收复战打响前，沙特就

警告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不要参加摩苏尔之战，否则会导致新的地区危机。

在国际层面，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不仅提升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而且改善了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为伊朗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华尔街日报》披露了奥巴马写给哈梅内伊的一封密信，奥巴马在信中提到，美国

的目标并不是否定伊朗在中东地区或伊拉克的影响力。① 在协议达成前，沙特就担

心美国在伊核问题上以牺牲沙特的利益与伊朗进行交易，担心协议签订后美国会认

可伊朗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海湾地区的霸权。② 在沙特看来，伊核问题全面

协议是一份“斩草不除根”的失败协议。

从美国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沙特对伊朗发展核能的态度从相对信任转为

强硬反对，甚至以购买、生产核武器和与伊朗拥有同等核能力相威胁。 沙特《经济电

讯报》网站评论称，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担心伊朗在缓和同西方的关系后将乘机

在中东地区进行扩张，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林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已经或正

在成为伊朗的势力范围，阿拉伯国家应当感到危机正在临近。③ 这种危机感使得萨

勒曼时期沙特的外交政策较之阿卜杜拉时期呈现出明显的激进化和强硬化趋势。

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阿拉伯之春”初期，沙特出兵巴林，对伊朗支持的巴林什叶派游行示

威进行压制，如果这算得上是近年来沙伊双方“小打小闹”的话，那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沙

特等国发起代号“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则是对伊朗支持同属于

什叶派（栽德派）的胡塞武装行为忍无可忍后的“直接回应”。 ４ 月 ２８ 日，沙特为阻

止伊朗战机着陆，炸毁了也门萨那机场的跑道。 沙特王室的一位亲信表示，“十多年

来，面对伊朗的挑衅，沙特一直保持沉默，胡塞武装的行为让沙特王室勃然大怒，伊

朗势力侵入也门跨越了最后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④面对“伊朗—伊拉克—叙利

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日益稳固的同盟，沙特再也不能容忍也门落入伊朗

的势力范围，一旦胡塞武装势力在也门掌权，将为伊朗减轻“距离磨损效应”、扩大地

·４５·

①

②
③
④

《美媒：美国应把精力集中于东亚而非中东》，参考消息网，ｈｔｔｐ： ／ ／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５２９ ／ ７９８７２１＿２．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王建：《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与中阿经贸发展长远战略》，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５１ 页。
刘水明、张梦旭、刘睿：《海湾国家同伊朗试探性互动》，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第 １１ 版。
Ｔａｙｌｏｒ Ｌｕｃｋ， “Ｗｈａｔ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Ｎｅｗ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５ ／ ０５１４ ／ Ｗｈａｔ⁃ｓ⁃ｂｅｈｉｎｄ⁃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ｓ⁃ｎｅｗ⁃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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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影响力提供有利条件。 如此一来，沙特将面临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在东、北、南

三面形成的合围之势。 为防止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坐大危及周边安全，以及应对来自

伊朗的潜在威胁，沙特领导和发起了自海湾战争以来首次针对境外力量的空中军事

行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宣布成立联合海军部队，在沙特组建联合军

事指挥部，借打击胡塞武装的时机，迅速构建起以沙特为轴心的逊尼派军事联盟。

“沙特将以联盟之名，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消除伊朗的影响力。”①２０１６ 月 １ 月 ２

日，沙特处决本国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再次成为沙伊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事件发生

后，沙特驻伊朗使馆受到冲击，导致沙特次日与伊朗断交。

近年来，沙特不断提高本国军费开支，２０１４ 年已超过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

进口国。 沙特一改以往稳健低调的外交风格，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是为

了应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

第二，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成为沙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外部因素。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以及伊朗的崛起是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

结果，这一政策同时引发了沙特的不满情绪，导致沙特在外交上反应激烈，突出表现

为沙特与伊朗在巴林危机、叙利亚内战、也门乱局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抗不断

升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美国宣布计划在未来 １５ ～ ２０ 年内向沙特出售 ６００ 亿美元的武器

装备。 有美国官员称，利用沙特对伊朗进行军事遏制和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是美国此次军售的重要目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底，美国与沙特正式签署价值 ２９４ 亿美元的

军购协议，客观上加剧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军备竞赛。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美国司法部指

控伊朗企图暗杀沙特驻美大使阿德尔·朱拜尔，尽管此次事件的真实性备受受质

疑，但沙特仍坚称伊朗企图暗杀本国大使毋庸置疑，并最终将此次事件作为提案提

交联合国安理会。 对此，哈梅内伊警告沙特勿采取不适当措施和行动，否则伊朗政

府将予以坚决反击。 美国宣称的“暗杀门”事件使原本就已十分脆弱的沙伊关系进

一步恶化。

为减少中东局势对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牵制作用，将战略资源转移至

亚太地区，美国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这无形中降低了沙特在美国全

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 在沙特看来，在沙伊关系发展良好时期拉拢自己对抗伊朗、

在沙伊之间制造紧张关系的是美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进行“越顶外交”、缓和与伊朗

关系的也是美国，奥巴马中东政策的调整对沙伊关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美国抽

·５５·

① Ｔａｙｌｏｒ Ｌｕｃｋ， “Ｗｈａｔ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Ｎｅｗ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



伊朗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身中东，却留给沙特一个日益壮大的伊朗，沙特深感被盟友抛弃的失落，不得不运用

更加激进的外交手段对抗日益崛起的伊朗。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为安抚沙特的情绪，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时任沙特外交大臣

费萨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只是就核问题举行谈判，未涉及范围

更广的政治和安全合作，美国没有忘记伊朗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叙利亚、黎巴嫩、

伊拉克和也门等国不利于稳定的所作所为”①。 但是，“美国希望加强伊朗与沙特之

间新的良好关系或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两大对手存在很深的敌意。”②在奥巴

马任期的中后阶段，沙伊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持续恶化并最终出现两国断交。

事实上，沙伊断交也是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间接抗议。 “除非奥巴马政府对伊朗

的冒犯行为给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否则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将会继续自行对伊朗

进行强硬回击”③。 对于日益激化乃至失控的沙伊矛盾，奥巴马政府除了呼吁双方保

持克制和尝试外交斡旋外，几乎无计可施。 相反，美国辩称，“我们（美国）认为只有

本地区的国家才能给出最佳解决方案，华盛顿无法落实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④奥

巴马甚至还在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公开表达了对沙特的不满，认为沙特搭了美

国外交政策的便车，只要求美国提供保护而不愿承担义务，并对沙特拒绝与伊朗和

解提出批评。⑤

综上所述，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激化了沙伊之间的矛盾，并导致沙

美关系龃龉不断。 美国对沙伊断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对中东局势产生了十

分消极的影响。

三、 余论

沙特与伊朗之间存在地缘政治、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内因，

但美国则是影响沙伊关系最关键的外部因素。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沙伊关系不断恶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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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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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王波：《美国国务卿：伊核协议将有利于海湾国家利益》，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３ ／ ０６ ／ ｃ＿１１１４５３９３７９．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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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断交，是美国中东政策消极影响的集中体现。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时期，

美国中东政策对沙伊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布什时期

美国极力渲染“伊朗威胁论”，并推行利用沙特对伊朗进行遏制的政策，破坏了当时

正日益改善的沙伊关系。 第二，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客

观上改善了伊朗在地区的生存环境，伊朗的崛起加剧了沙特对国内和周边安全的担

忧。 第三，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同伊

朗改善关系，使得沙特在美、沙、伊三边关系中的战略优势丧失，沙特遂通过激进且

强硬的外交政策同伊朗开展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造成沙美关系出现裂痕。 第四，

奥巴马执政前期，美国在沙伊关系中制造事端，在执政后期虽避免直接卷入沙伊冲

突，但缺乏管控沙伊关系恶化的能力，造成沙伊关系破裂直至断交，美国中东政策的

消极影响进一步凸显。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否定前任奥巴马的外交遗产，构成了其外交政策的典型特

征。 特朗普将沙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一站，打破了美国总统数十年来的首访惯例，

使得美国在外交呈现出向共和党传统立场回归的特点。 通过此次出访，特朗普政府

重新确定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修复与盟友关系、加大军售以及遏制伊

朗。 首先，特朗普政府通过修复与沙特、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打

击“伊斯兰国”组织等热点问题上寻求合作，以恢复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同

时遏制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影响力。 其次，特朗普访问沙特期间，美国

与沙特达成了 １，１００ 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未来十年该协议的总额有望扩充至 ３，５００

亿美元，以此加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最后，特朗普政府否定奥巴马政府

在伊核问题上的外交遗产，将伊朗作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此激化沙特与伊朗

的新一轮对抗，为强化美国与中东盟友关系、推动军售创造条件。 这一切都导致了

沙伊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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